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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74 年前，年仅 25 岁的
李中林营长笔记本中的诗文：

《战士》

觉悟是甚么？
一个同志，
这是一个毫无愧色的阶级的同志，
他给我吃吃劲劲的上完了这一课。
时间过去了两年多，
那生动的事实的形影，
仍在人心中燃着不灭的热火，
那嘹亮的雄美的遗言，
又给人感觉无比的威武。
我想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毕竟是怕把它写不好，
但我又不禁在好多的场合上，
给自己增添着新的希望！

每当看见归队来的新兵，
或者一个开过小差的战士的时间，
就把四二年的冬天，
和他最初相识的事件想起。
那时，我是一个连指导员，
将才从团里补存下的归队战士，
一个一个唤到跟前，
和他们相谈。
其中一个唤做崔海智的青年，
蹲在炕角上，
一声不响。
我喊了一声，

“谁是个崔海智呀？”
“我就是！”
他把那红肿的眼睛翻了一翻，

“你怎么当了一年兵，
倒开了三回小差？”
我无意识地想难他一难，
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
总会要点脸吧！

“我想开就开么！
这还由人？”

（嚇，这家伙，小流氓……）
斯时，心里怪恼火的慌，

“那你还开不开？”
他故意刺激人似的：

“走的看吧，
那可不保险！”
谈话不愉快地结束。
我坐在锅台上，
倾下头，用火光照着新战士登记
表，
一张一张地看，
这些表，
一点也没有帮了我的忙。
把表扔到桌子上，
忽地想起个班长，
也是岢岚石塘沟跟前的，
找来问问，
许能知道些情况。
不然，
事情还是困难，
他只是犹疑地说：

“这个人怕待不住。”
弄的那天，直思索了半个夜晚。
愚蠢的无能的思想，
对我笑了笑，
这又要你填一张逃亡的报告了，
简直是想的有些不平和气愤，
跑就跑了！
但是要知道为甚么跑的哟。
……不行，
总得和这家伙谈个精明！

起初，我们谈了几次，
年青人只痛苦地笑笑，

“当兵倒对啦，
要我说什么哩”，
有时我热情地，
坚持着要他说的时候，
就有些发火的样子，

“没说头，
说也不顶事。”
后来不知怎的，
慢慢地，我也就不那么固执的

要和他急于谈清楚这个问题，
只是有一种感觉：
他虽不向你说你要知道的事情，
但他却一天天愿意和领导上接近。
这样，至少给我一个放心，
不会一下就跑了的呵。
一天，他和我说：

“不在步枪班行不行？”
“有什么意见吗？”
“大的问题倒没有，
我打手榴弹打不远，
不如扛个筒筒吧！”
这个新的调动，
他表示了欣喜和用功，
不出两个月，
团里实弹射击，
小伙子三弹两中。
获得了优等射手后，
我又和他谈：

“你该和我说了吧！
你心里究竟怎么回事情？”
这一次他没烦恼：

“说那干甚，指导员，
教我识字吧……”
四四年我们在岢岚山开荒，
他从劳动突击队里竞赛回转，
见了愉快地问我：

“你看我现在怎么样？
脑子有点改变了吧！”
军区练兵回来，
他带着模范学习者的奖章。
我们两个人，
赶队到前面，
一路上说说笑笑。

“指导员，我的思想，
可是有点样子啦！”
大路离他家十里路，
我问他：

“回家不回？回的话，
今天就住在你的家。”
他把头扭过去：

“不，咱们赶回连里去。”
弄的人有些诧异。

“你这个人！”
他看到我有些生气。

“说实在话，
我哪儿有家……
不是我不想回去……”

每当给一个同志填写入党志愿书
的时候，
就把五年前，
岢岚十字墕的大山想起！
炎热的太阳，
晒得山色发红，
枪皮发红，
人的颜面发红，
山上是干燥的道路、土岗，
地里是艰辛的耕耘和呼喊。
空气，眯住眼看出去，
煞像锅炉里冒出来的滚动的热流，
这时才真正会感觉到生活是非凡
的奋斗！
我们坐在一个高峁上，
他指着山下的一个小村：

“这就是我们村里，
早年从保德崔家湾，
搬到这石塘沟里，
从小我没有别的，
只有一个老母亲，
我要不在家，
她就得受饿受冻，
我知道她
现在不会在这穷家里，
要到姐姐家里去的。
在前，我总没这心劲当兵，
当上一辈子兵，
还不是受穷……
现在思想大大不一样，
我们有的是好日子过。
当兵是革命，
一年不行、二年、三年、五年……
我总要叫我的母亲好活上几天！”

年青人说的是那样坚决自然。
谈完这段话，
他兴奋地站起来，

“咱们该走了吧，指导员！
你不是老问我吗？
这就是我的思想，
你看我怎么样？
从前没想通的时候，
我不愿意和人谈，
今天，我把它讲出来，
是我想和你请求，
看我能不能加入共产党。”
看见那热烈的赤红色的面孔，
和那红肿的眼睛和嘴唇，
叫你感到说不出的亲切激动！
填完表的时候，当晚，
他笑着向我讲：

“再给我母亲写封信吧！
说我现在不想她，
有咱们的政府和村里的群众，
等的革命成了功，
我总能叫她好好的活上几年。”

当烟尘黏身，
火药味刺得人兴奋，
火光燐星四溅，
战斗的人群，
正在给敌人以致命打击的时间，
我想起我们勇敢的同志——
战斗突击队员！
他曾在晋北作战中，
带领两个班，
奋战了一夜，
攻下宁武车站。
战后，这被人们喜爱的英雄，
担负了政治指导员。
不能忘记，
从四五年到今天，
战斗是以非常紧张热烈的程度进
行下去！
未亲身走在这行列的人们，
自然会惊叹：
胜利来的那样迅速急转！
在战争的年月里，
有的战士，一次，两次，多次，
甚至会战战负伤。
刚刚被搁出这个行列，
但他马上又跑回到中间，
有的战士则是寸肤未裂，
一直在顽强地作战。
崔海智同志，
就是这样一个在无数次的炮火中，
安然无恙的一员。

汾孝战役，
攻克孝义的那天，
战斗刚刚进行了一半，
我即不幸地躺在了担架上，
战后，他跑来看我，
别人和他开玩笑：

“你还没有死呀？”
他快活地和我讲：

“你走呀，
大概快回来吧？
放心，不要紧，
保险打不死我老崔。”
我却有心地安顿了他一番：

“海智，不要太粗心了。”
住在熙攘的医院中，
天天通讯员在村口，
会看到新来的伤兵。
第五天下午，
小鬼跑回来告诉：

“崔指导员也来了！”
愁烦的心惊跳了起来，

“伤重不重？”
“不轻……”

半个月过去了，
我的伤迅速地愈合。
天天和他坐在一块儿，
他老是悲苦烦恼。

“我看我不中用了。”

那瘦弱惨黄的身体，
躺在炕上一动不动，
只是那红肿的眼睛，
常冲着人注视，
蕴藏着无限的活力、热情。
到夜晚的时候，
他不禁奇怪地问一问：

“明天你不走吧？”
一天，我难过地告他到：

“今天我就走。”
一句话没说，
他闭住眼，
泪水流在了苍白的脸颊上。
这样挨了五天，
前方送来信，通知他，
孝义战斗荣获了功劳状和英雄奖章。
我递到他手中，
他连我的手紧紧地握住：

“你走吧，我不留你，
何必要你看的我——死。”
过去我们常拿这个字，
在战斗中随便地说，
今天，一个年青的二十二岁的最好
的同志，
他庄严的从容地吐出这个字，
但在他说完这个字后，
就再没有流泪，
又重新睁开了那热红的眼睛，
我从这一双热情的眼里，
看得到他那更加热情的心！
这时谁都不能伤情，
因为一个战士即使死了，
他那生命的活力，
会从他的心中，
跳到同志的心中。
他兴奋地对我说：

“你看我成了这个样子，
我的心可是不想死，
我在想，
一个党员死了，
老百姓给他立上一块碑，
上面写上他的名字……”

呵！
时间过去了两年半，
他那雄伟的遗言，
却像块碑石一样，
竖立在我的心间。
但我常常感到不安，
这阶级战士的名字，
还没有在广大的人们的心中，
滋生无比的力量。
一旦，
在祖国的大地上，
在他的家乡，
在高高的山上，
耸立起一块碑石，
上面写着：

“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英雄
中国共产党员崔海智之墓！”
日日夜夜！
千年万年！
我请那永恒的星月和太阳
照耀着它放光！

（1949.7.1 日写于陕中醴泉
张家村。纪念党的二十八周年。）

我的三叔崔海治烈士
□ 崔玉岐

我的三叔崔海治，是牺牲在革
命战争年代的一名军人，曾担任晋
绥野战军独立第二旅三十六团一连
的副连长，在1947年 1月的汾孝战
役中身负重伤，被转送至方山县峪
口镇南村国际和平医院救治，终因
伤势过重而牺牲在当地。我的父母
也曾多次想找寻他的墓地，终因旧
时信息与交通的不畅而未能达成心
愿。

几年来，我继承父母遗愿，从网
络中不断搜寻着三叔生前所在部队
的战历战史等信息，也始终奔波在
寻找三叔安葬地的路上。据我了
解，独立第二旅三十六团是一个特
别能打硬仗、有着辉煌战绩的队
伍。在晋西北、晋中，在吕梁、大同、
凉城，在清水河、卓资山，在集宁、包
头、呼和浩特等地，三十六团的将士
或游击或攻城或坚守或反击，进行
过浴血战斗。看到这支英雄部队大
大小小的几十场战斗过程，我想着
能否出现崔海治的名字，但始终未
能如愿。

2023年以来，在吕梁市、县两
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终于在方山县南村找到了三叔
的安葬地。方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与上海复旦大学合作进行了烈士遗
骸的发掘保护和专业研究，取得了
非常重大的成果，也利用DNA技术
确定了我三叔遗骸所在的具体墓
葬。清明节期间，吕梁市委、市政府
在兴县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举行了
庄严肃穆的安葬仪式，我的三叔崔
海治烈士和其他因伤重不治牺牲在
南村国际和平医院的 48名烈士被
妥善安葬在了凤凰岭下、湫水河畔
的陵园中。我三叔崔海治的有关报
道被人民网、山西新闻网、《山西日
报》、《吕梁日报》等多家媒体刊载报
道。

《战士》这首诗，是曾担任我三
叔连队指导员的李中林烈士生前
（1949年7月1日）写在笔记本中的
一首诗。李中林烈士牺牲后，其子
李小兵一直珍藏着他父亲的几本笔
记本。当他在媒体上看到我三叔的
故事时，就想起他的父亲写的一首
诗，主要讲述的就是崔海智（治）的
故事。

李中林烈士 74 年前写下的《战士》这
首诗，又使年轻的三叔鲜活了起来，有些话
一直翻涌在我的心里，使我的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
高高山上耸立起几排汉白玉的石碑，
吕梁市政府领导看望烈士们来了，
原烈士埋葬地南村的几十位村民也来了，
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队员们来了，
更多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了，
向英雄的先烈们致敬！
看，
在高高的吕梁山上，
在苍松翠柏万花丛中
耸立着座座丰碑！

“日日夜夜，千年万年，
我请那永恒的星月和太阳照耀着他放光”，
唯有牺牲多壮志，
向千千万万为中华民族而牺牲的烈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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